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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宝钗形象分析的几个问题

内容提要：本文对困饶宝钗形象分析的几个问题作出了全新的解释：“待选才人”，突出宝钗多才多艺之幼学渊源；“改嫁雨村”，泼向“晶莹雪”的最不堪的污水；“翠亭扑蝶”，宝钗并非一味知书说礼女夫子；“柳絮词”，翻得好气力和宝钗寡居心态的传神写照，从而对宝钗向上爬与嫁祸黛玉等否薛观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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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选才人——宝钗多才多艺的幼学渊源

一般认为“待选才人”是宝钗向上爬的青云之志，只因哥哥打死了人，避难京师，才断绝了这一进身之阶。于是不得已求其次，青云之志改为寄托当宝二奶奶。

这里有多种误读。首先是我们今天对待选才人的认识主于批判——为最高封建统治者服务，而封建帝王则代表罪恶。是否曹雪芹以及雪芹所处时代的人们也如此认为呢，这中间的差距恐怕何异天壤。雪芹笔下是这样写的：“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在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1。

其次，曹雪芹之所以不写宝钗待选之事，恐怕不完全出自薛家避祸来京师，所以宝钗之志才不着痕迹地付之一边。因为作为群艳之冠的宝钗，她的角色空间曹公早就在大观园挂了号，待选才人只是虚晃一枪而已。如果真来一番“待选”，岂非旁生枝节。这样结构上的虚实相间，以待选才人为虚，抬高人物身价；以避祸京师入大观园为实，展开宝黛钗关系。

其三，这种虚枪，又建立在写实的基础之上。因为朝廷征选，条件甚高，德言工貌才要求色色超群，非从小严格训练不可。王蒙曾引巴尔扎克的话“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时间”2。书中的宝钗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正是从小广读诗书接受严格训练的结果。大观园里，论学识当首推宝钗。即使宝玉、黛玉，皆非能及，他人更不消说。第18回，宝玉奉元妃之命作题咏诗，咏怡红院一首内原有“绿玉春犹卷”一句，宝钗叫他改为“绿蜡”。宝玉还不知“绿蜡”的出典。宝钗笑道：“唐朝韩翊咏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蜡干，都忘了吗？”宝玉听了，连连夸赞“姐姐真是一字师了”。黛玉显示出诗才超过宝玉：她见宝玉奉命作四首诗才只作了三首，构思太苦，遂暗暗替他代作一首，而恰恰这一首被元妃评为四首之冠。这里黛玉突出表现的是才，而宝钗突出表现的是学。第78回黛玉、湘云联句，湘云联了一句“庭烟敛夕木昏 ”来对黛玉的“阶露团朝菌”，黛玉赞赏这个“木昏 ”字叶韵用得妙。湘云说明：“幸而昨日看《历朝文选》，见了这个字，我不知是何树，因要查一查。宝姐姐说：‘不用查，这就是如今俗叫作朝开夜合的。’我不信，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错。看来宝姐姐知道的竟多。”可见宝钗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为侪辈所推服。宝钗的诗才也并不亚于黛玉。历次诗社，总是她两人迭为魁首。宝钗又胜一筹的是她还有理论。第37回、第64回、第70回等回都有涉及。综合看宝钗还要高过黛玉。宝钗不仅熟悉一向被视为正经学问的诗词，也熟悉一向不被视为什么正经学问的戏曲。第22回，她向宝玉介绍[山门]，宝玉听了，“赞宝钗无书不知”。她从小儿七八岁上，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早就偷看过了。（第42回）除了诗文词曲之外，宝钗还知道禅宗五祖门下，南能北秀各说心镜一偈，争承衣钵故事（第22回），作为十几岁的大家闺秀来说，能随口引用这些故事，当然该算罕有的博学了。宝钗还懂绘画。第42回宝钗论大观园图，有三大段话。第一大段，关于山石树木的远近疏密，添减藏露，关于楼阁房舍的界划，关于人物安排的疏密高低，衣褶裙带，指手足步，经常为各种论著所引用。第二大段，是关于绘画所用绢纸料以及起稿步骤等等。第三大段，就是口授了一大篇画具、颜料以及调制颜料用的器具的单子。她一口气授了四十四样，从名称很专门的画具例如“蟹爪”、“须眉”、“开面”起，到最平常的碗碟、风炉、沙过止，品名数量，清清楚楚，简直是一个靠绘画为生的老画工了。在医药方面，宝钗学识特别丰富。第45回，宝钗批评黛玉常吃的药方里人参肉桂太多，药性太热。她主张代之以每天早上一两燕窝粥，采用食补疗法。第8回，宝钗劝阻宝玉喝冷酒，第28回，王夫人说不清一种药丸的名字，宝钗“想是天王补心丸”，一猜就着。第77回，王夫人给凤姐配药，需上等人参，宝钗劝阻王夫人，市上买到的人参没有好的，是用“芦泡须枝搀匀了冒充好卖”。她不仅知道一点医药理论，而且对于药材市场上的情伪，都洞若观火。3
对正统儒家思想，宝钗具有极深厚的学养。第50回写李纨以《四书》出谜，“观音未有世家传”，湘云猜成“止于至善”，宝钗提示从“世家传”着意，黛玉猜出“虽善无徵”。第52回宝钗准备起诗社为东，头一个诗题就是《咏太极图》，五言律，要把“一先”的韵用尽，显然她有与理学家咏太极图诗一竞高低之心，表现出她对理学的哲学基础——《易经》相当熟悉。第56回写宝钗协助探春理家，首先她引用朱熹《不自弃文》，推崇朱子和孔孟，坚持“用学问提着”，而反对“流入市俗”，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善哉，三年之内无饥谨矣”。在富民、足民的基础上，加以教化之功，达到“行无为之治”的理想社会。这说明，宝钗所理解所坚持用以提着的儒家“学问”，是教用之学，而非僵死的教条。正因大观园的改革“用学问提着”，才未入“市俗”一流。

一个不出闺阁的十五六岁的少女，学识面竟如此之广，究竟真实不真实？作者将她安排在那样的家庭（皇商），从小由作为“待选才人”来培养，加上本人的聪明好学，“有心”“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待选才人”，实际上是作者有意为宝钗这一形象的真实性奠基。从这个意义上说，曹雪芹实际上是我们今天讲阶级出身的“祖师爷”。不信，随便举几例：第45回写黛玉听了宝钗一席闺范闺训劝导之后，非常感动地说：“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导我。”大家闺秀，没听过，这不太离谱了。原来，林家人口艰涩，从小假充养子（男孩子），当然不会进行闺范教育了。其次，黛玉之父林如海作为盐政，却将唯一的亲生女儿寄养外祖母家。从后文黛玉的自怨自艾可知未带分文。这只能说明林父为官正直无私，就任盐官肥缺，而穷到女儿寄养，这实是黛玉为人真诚正直的家教渊源。清代有评论者说黛玉所带百万巨资为凤姐侵吞，从文本看似无依据。王熙凤也是从小假充养子培养的，其掌管家政的杀伐决断，其为人的贪婪狠毒，多具男性的才能与恶德，也可以说渊源有自。其他如惜春为何出家，只要看看其兄贾珍父子的肮脏邪恶就可知道。惜春之父贾敬向往成仙，而惜春又与贾珍同父异母，寄养荣府，从小看破红尘。迎春为何懦弱，探春为何勇敏，都能从小时所受教育见出端倪。因此可以说，“待选才人”的桂冠，是曹雪芹作品的真实性工厂创造出来的。我们不能不为曹公的精彩构思而拍案。我们也不能不为曲解曹公误到如今的地步而痛心。曹雪芹是从人物性格形成的必然律出发，而我们的评论家却为他们划成分定出身，进而引申之、批判之。书中写到她接受那么好的教育，又多次写到她周济别人，钱从何来，总得有个交代吧，皇商家庭应作如是观。曹雪芹并不象我们的评论家那么清高，一味鄙薄商人，虽然传统文化有鄙弃商人的一面，但并非全如此。朱熹家训《不自弃文》就劝世家子弟不可游手好闲，要务正业，士农工商均可。黄宗羲还指出“工商皆本”。“三言”“二拍”也塑造了许多真切感人的商人形象可征。

宝钗改嫁贾雨村——泼向“晶莹雪”的最不堪的污水

宝钗改嫁贾雨村，其发明权属谁，本人观书有限，不甚明白。而将宝钗和贾雨村联在一起，大概继脂砚斋后，要数道光年间的哈斯宝。他在《新译红楼梦回批》中说： “文章有穿针引线之法。贾雨村月下吟诵一联：‘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这是一整套情节的枢纽。玉是黛玉，钗是宝钗，全书故事写的都是这两人。‘求善价’就是《四书》上说的‘美玉待善价而沽’。‘待时飞’，雨村的字不正是时飞么？要想知道宝钗的故事，必须等待由雨村的事里引出，所以说‘待时飞’。这便是网罗全书的情节，在此处提纲挈领，总揽一笔。在平平常常的一句话里就藏有如此硕大的机关，可见作者胸怀如何。若不细加品味，把它仅仅当作一句雨村抒怀之话，便是空放过了。”4
当代著名红学家吴世昌先生也是著名的贬薛派，他在《红楼梦探源外编》中提出宝钗改嫁贾雨村说5，主要从“钗于奁内待时飞”索引而来。上一句“玉在匮中求善价”解释为妙玉待价而沽。下一句为宝钗改嫁贾雨村（雨村表字时飞）。吴世昌先生及后来的贬薛派如朱淡文女士等主要列举了下列理由：第3回雨村送黛玉进贾府，脂砚斋批有“因宝钗故及之”。贾雨村对薛家有恩，有老交情在。宝钗嫁宝玉后不仅“青云”志受挫，且过着“茅檐蓬牖、瓦灶绳床”、“举家食粥”的贫困生活，宝钗耐不得寂寞，弃宝玉而私奔时任高官的贾雨村，甘居小妾。后雨村犯事，遗弃在茫茫大雪之中。

“改嫁说“之误，首先是歪曲脂批。且不说贾雨村随口吟诵的这二句诗是否有微言大义，即使有微言大义，也当如甲戌本脂砚斋所批：“前用二玉合传，今用二宝合传，自是书中正眼。”6这再清楚不过，前写宝玉、黛玉（二玉），接写宝玉、宝钗（二宝），我们的红学家能从这里考证出是为宝钗改嫁贾雨村伏笔来这只能算是想象力特丰富罢了。至于第3回贾雨村送黛玉进贾府为宝钗而设，这是为第4回写贾雨村起复作应天府知府作引，而第4回即是为宝钗进府设，是作者的艺术匠心。整个《红楼梦》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贾府，第3回写黛玉进府，是正写，宝钗怎么进府，重复黛玉进府的笔调行吗？如是那样，就不是现在的《红楼梦》了。作者巧妙地设计了“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段奇文，我们排除故事本身丰富深刻的社会思想认识价值不说，单就结构的天机巧运也足叹为观止。脂砚斋担心读书人粗心，以为就是写薛蟠、写雨村、为骂世，故特特点明作者之用心：“看他写一宝钗之来，先以英莲事逼其进京（指判案事）及以舅氏官出（王子腾外任）惟姨可恃（贾府）辗转相逼来，且加以世态人情，隐跃其间，如人饮醇酒，不期然而人已醉矣。”7哈斯宝虽然也是著名的贬薛派，但他也只是从“提纲挈领”“全书的情节”出发来提示此联在结构上的意义。

其次，“有恩说”更是无稽之谈。且看与其贾雨村直接发生过的两件事：一件是宝玉挨打的导火线之一，宝玉不愿见贾雨村，所以见贾雨村时无精打采。请看宝钗与袭人的一段对话：“这个客（即贾雨村）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袭人笑道：“倒是你说说罢。”“还跑些什么！”对其巴结权贵投机钻营，厌恶轻蔑之情溢于言表，故袭人回答“倒是你说说罢”，言外之意是我们下人可不敢说。（第32回）第二件是第48回写“贾琏挨打”，是通过平儿向宝钗讨药时写出的。平儿在宝钗前痛骂贾雨村，可见贾雨村为人在贾琏辈亦鄙夷，宝钗虽然只吩咐给药，无一言表示，因涉及贾琏父子矛盾，故不作表态，更何况最大的轻蔑便是无言。

总之，在曹雪芹笔下，薛宝钗与贾雨村的形象是截然相反的。宝钗是作为“艳冠群芳”的红楼众女儿之首来歌颂的，而贾雨村则是以八股诳取了功名后无恶不作的士子的典型来痛加贬斥的。宝钗的“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指读书明理之人）”（第42回）就是针对贾雨村之流而发的。

“耐不得贫寒说”更是远离形象实际。曹雪芹多次暗示宝玉出家后，宝钗守寡。如第4回宝钗出场前，先介绍寡妇李纨，又如宝钗生日，却吟诵“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第22回），宝玉生日，也由芳官唱仙人生活情趣曲：“闲为仙人扫落花”，“抵多少门外即天涯”（第63回）。再如柳絮词：“万缕千丝终不改，任它随聚随分”（第70回）。这些无不表明，宝玉出走后，宝钗“虽离别亦能自安”8。

“淡极始知花更艳”，宝钗一生追求朴素的生活，从不尚奢华。即使薛家有条件奢华之时，她都能以素朴处之。她“从不爱花儿粉儿”，“富丽闲妆”，衣服一色半新不旧，居室一色玩具皆无，打扮得“雪洞一般”。连贾母都感到寒怆。故宝玉出走后，能直有颜渊深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而乐在其中之心态，正是其一生追求清淡人生的必然结果。《红楼梦》全书（包括续书），总不下数十百处写到宝钗“处富贵而甘平淡”的生活琐事，几无一处写到她仰慕荣华，我们的批评家却不顾形象的整体完整性任意篡改，且名之曰：“探源”。这种“探源”，只是脱离文本，纯出主观的臆断，是泼向晶莹雪的最不堪的污水。

翠亭扑蝶——宝钗并非一味知书识礼女夫子

翠亭扑蝶，这是入画的一景。自清至今，有多少丹青妙手描摹此情此景：水绕路回的滴翠亭畔，一双玉色蝴蝶在前翩翩飞舞，一个“面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的少女用扇追打，累得“香汗淋漓，娇喘细细”，给人以融入自然的少女娇憨天真的无限情趣。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形象也给人以无限的少女清新气息的遐想，这大概是翠亭扑蝶留下的首要的艺术感觉吧。

脂砚斋在批这段妙文时也细致入微，一再强调。如：一双玉色蝴蝶出现，宝钗准备扑打时批道：“可是一味知书识礼女夫子行止”？在“香汗淋漓，娇喘细细”旁批道：“若玉兄在必有许多张罗”。当写到小红推窗宝钗躲避不及，少不得要使用“金蝉脱壳”的法子时批道：“闺中弱女子机变如此之便，如此之急”，写到宝钗假装寻林姑娘问小红、坠儿时，批道：“是极，象极，好煞，妙煞，焉得不拍案叫绝”，当宝钗还假装寻黛玉，脂砚又连批：“是极，象极”，“象极，是极”，当宝钗“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又好笑”，旁批道：“真弄婴儿轻便如此，即余至此亦要发笑”。甲戌本回后总批道：“池边戏蝶，偶而适兴；亭外（金蝉）急智脱壳，明写宝钗非拘拘然一迂女夫子。”脂砚斋根据艺术画面本身所作的形象分析应当说是真切的、生动的，是亘古未见的，也是永生不息的少女青春魅力的写照，表现“自存有一片天机，此即人类大生命所在”9。

在结构方面，脂砚斋也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论：“《石头记》用截法、岔法、突然法、伏线法、由近渐远法、将繁改俭[简]法、重作轻抹法、虚敲实应法。总总诸法，总在人意料之外，且不见一丝牵强，所谓‘信手拈来无不是’也。”

此事发生在芒种节那天祭饯花神，众姐妹都到，独黛玉不见。宝钗自告奋勇“等我去闹了她来”，这说明宝钗对黛玉并无芥蒂。忽见宝玉进了潇湘馆，为避黛玉嫌疑，“倒是回去的妙”。（脂砚斋批道：“道尽黛玉每每尖刻，全不在宝钗心上。”）本意为避嫌，作者却偏偏让她碰到嫌疑事，特犯不犯，偶然中含有必然——人生就是这么复杂，特意避嫌却无法避嫌，出人意料却入于情理。曹公就是这样，金针暗度，把读者带入另一境界。

这一段描写非为嫁祸黛玉。何其芳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1956年）大讲阶级斗争，大批胡适、俞平伯资产阶级唯心论时即不顾潮流，为之作了很好的辩解10，我这里针对“嫁祸说”的论据，作点具体说明：

一、关于“细听”。宝钗确实“细听”了小红与坠儿的谈话，这也是“嫁祸论”者的重要依据。我认为这是曹雪芹的有意安排。我们只要看上一回花了大半篇幅写“痴女儿遗帕惹相思”，再溯前写贾芸为谋取管园的差使，用尽心事贿赂凤姐，看得出亦是极有心计之人。而“私相传递”乃其关系发展的关键一步，故作者借宝钗之“细听”把上述事件的发展交代得清清楚楚。此乃构思之匠心所在。

二、宝钗对小红的评价是：“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小红钻空亲近宝玉，被晴雯、秋纹等大丫头喝骂。她对同室小丫头佳蕙所言“千里搭凉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第26回）那一席话，倾诉被压制的苦衷，也表达了“不守”、“会散”的见解。后文晴雯等骂她攀高枝儿，为凤姐看中要认干女儿，笑说错了辈分（其母林之孝家的已认作干女儿），后为凤姐要去，与宝玉之间并无多少情分，（是否作者有意把她撵出怡红院这个纯情世界亦未可知。）倒乐意跟定凤姐。她所相思的对象贾芸，不要说巴结凤姐，对宝玉亦有称侄儿，称儿子，又改称的反复变化，续书将他安排参与拐卖巧姐，都写出也是心术不正之人。与之诉相思的坠儿，后来因眼皮子又薄，爪子又轻，偷了平儿的虾须镯被晴雯撵走。（第52回）从小说这些描写看，曹雪芹确有将其写成心术不正的丫头之意。宝钗对小红的评价，诚为的评。

三、关于“奸淫狗盗”。按封建礼教，男女私相传递，确属“奸淫狗盗”之行。宝钗细听之后“心中吃惊”，发出“奸淫狗盗”的感叹，很符合宝钗守身如玉身份。而她对宝玉与黛玉爱情的认识，从来都认为是光明正大、心胸磊落的。所以宝钗看出他们“不避嫌疑”（第27回），有时也当面笑笑：“我笑如来佛真忙……又要管林妹妹的婚姻”（第25回），有时也好意劝劝：“最怕见了那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得了了”（第42回）。其实黛玉也好，小红也好，其恋爱都是合情合理的。而宝钗特把小红看作“奸淫狗盗”，我看倒也可能就是曹雪芹的见解。曹雪芹对那些管家婆子狐假虎威，播弄是非，干涉宝玉与众女儿的生活自由，动辄以礼训斥是极其反感的。故王善保家的弄事，抄检大观园，抄出违禁物的恰是自己的外孙女儿司棋。小红正是林之孝家的的女儿，而这个恶婆连宝玉在自己房里直叫了丫环的名字也教训宝玉要“尊重些”。连心存厚道的麝月都看出：“她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要常提着些儿，也提防着怕走了大褶儿的意思。”（第63回）而这个连宝玉都可当面训斥的管家婆之女却是个“奸淫狗盗的人”，这才是绝妙的讽刺，这才更衬托出宝玉最亲近的人——黛玉、晴雯等人的“干净”、纯正。

四、关于“嫁祸”。宝钗原本是去寻黛玉的，因避宝玉、黛玉之嫌疑，方才转滴翠亭。扑蝶之余，细听二个丫环的情话，又被发现，躲避不及，情急之下，将原本找黛玉之由故借搪塞，以救一时之急，避免自己和丫环忽然相对的尴尬局面，实属急中生智，生活常情。小说称“金蝉脱壳”，意正在此。这种情况，在实际生活中是常见的。将此归为嫁祸，脱离了小说情节规定的常情，也不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常理，可谓深文罗织了。“嫁祸说”之误，首先是何祸之有，翻遍全部《红楼梦》不管是前八十回还是后四十回并无一丝黛玉被祸痕迹。嫁祸黛玉，更是源于清人将宝钗当作宝黛爱情的“第三者”的猜测，而这又是曹雪芹反复声言反对的。评论家之可怕，就是可以把毫无根据的猜测，当作确已有之的事实，然后按以置之死地的帽子，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不然为何时至今日，仍有人舍不得丢下从清人根据才子佳人小说模式错认宝钗为第三者而相传过来的认定“嫁祸”的说法呢？

扑蝶的意味在于：表现宝钗真实可爱的少女气息和少女情趣。不可心存“嫁祸”，把一段美文活生生地糟蹋了。

柳絮词——翻得好气力与寡居心态的传神写照

《柳絮词》写于第70回，一直被当作宝钗往上爬的铁证为论者所引。为论述方便，迻录于下：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它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首先我们看宝钗创作的立意：“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绊的东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它说好了，才不落套。”当她写完，众人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得好气力”，的确曹雪芹的翻案文章，竟做到了大词人苏东坡的头上。苏轼一首《水龙吟•咏杨花》被古今多少评家视为几臻绝境之作。那“似花还似非花”的不即不离的描写，那“春色三分，两分尘土，一分流水”的伤感和“点点是离人泪”的花与人的交融、交感，构成一幅离人伤春的情境图。曹雪芹以词体咏柳絮本身就有与苏轼一争高下之志，更何况又翻出苏轼之意境——苏词仍未脱伤春的主题，薛宝钗的这首柳絮词真有王介甫翻昭君诗案、袁子才翻马嵬诗案之新奇杰出。我们不能不佩服曹雪芹作为小说家又具有如此杰出的诗才——敢于与古今第一流词人一竞其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的“青云”志乃属曹公。而这篇翻案词，当然不便出自黛玉，这不关才力，而是因为她“曾经离丧”，多作“哀音”（第70回）。那么让给同属“蘅芜体”的宝琴如何？当然，由宝琴作出，也合人物身份，无奈曹公不许何？曹雪芹怎肯将翻尽古名人的得意之作付之宝琴而冷落宝钗，这也可见曹公对宝钗的厚爱了。谁料到我们的评论家却把这首翻案词作为宝钗向上爬：待选才人或当宝二奶奶的心理实据，真是冤杀宝钗，更冤杀曹公。

此词压根儿就非批判宝钗的“青云”志。要说微言大义，倒是脂砚斋深解曹雪芹之意：戚蓼生本回前总批：“空将佛事图相报，已触飘风散艳花。一片精神传好句，题成谶语任吁嗟。”众女儿所咏柳絮词除“一片精神传好句”外，还有“题成谶语任吁嗟”的深意。

这真是开启柳絮词深义的钥匙：湘云的“莫使春光别去”，预示好景不长，嫁卫若兰后虽夫妻相得，不久即夫死守寡。探春半首词中有“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隐伏远嫁。宝玉为之所续有“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似亦有续书所写探春嫁给外藩后贾府败落，有回家一聚的预兆。黛玉的词简直就是一首《葬花吟》，一腔心事，无人通媒，“嫁与东风春不管”，是对“春”也无情的倾诉！这是第63回抽花签时“莫怨东风当自嗟”思想的发展。宝琴的词中有“明月梅花一梦”，看来宝琴嫁给梅翰林之子后也只是一梦而已。宝钗的词是预付宝玉出家。

清道光年间王希廉在《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第70回回评中说：“‘青云’二字本指仙家而言，自岑嘉州有‘青云羡鸟飞’句，后人遂以讹传讹，作为功名字面。宝钗词内‘青云’应仍指仙家言，则与宝玉出家更相映照。”11我国早就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还有“一子出家，七祖升天”的功德俗语。第119回宝玉离家出走前对莺儿说：“傻丫头，我告诉你罢。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着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袭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只要往后你尽心服侍他就是了。日后或有好处，也不枉你跟着他熬了一场。”这里所说的“好处”，既指世俗的“好处”，似乎隐喻宝玉遗腹子贾桂高魁，作母亲的宝钗受封诰，母以子贵；更是指超世俗的“好处”：其夫出家，其妻苦守，来世当入天堂成仙。这样看来就正应了宝钗词中所说，人世间既有白玉堂前解舞宜人的东风，也有蜂围蝶陈的纷纷扰扰，难道我一定只能随流水，将芳香坠落在人世的尘埃？我立定主意，管它千磨万折，悲欢离合，始终不变。不要笑我的生命中没有（成佛作仙的）灵根慧性，我坚持自己的操守（平常心），就能凭借“好风”（宝玉出家成仙佛）而直上青云（自己也能升仙作佛）。上阕着重写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下阕着重写“平常心是道”。这么理解，是否歪曲了宝钗一贯坚持的儒家的求道精神？中国的儒家思想中本来就掺杂了佛道的精神，三教本来就是合一的，特别是人生态度方面更是如此。宝钗对佛道又是很熟悉的，她也曾深情地吟诵“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她也曾款款谈论六祖慧能的禅偈故事，她还和迎春一起读《太上感应篇》。第63回抽花签，宝钗抽的“艳冠群芳”的牡丹，题唐诗一句“任是无情也动人”，芳官开始唱祝寿歌时被打回，接着细细地唱了一支[赏花时]：“翠凤毛翎扎帚叉，闲为仙人扫落花。”似亦暗伏宝玉出家，宝钗暗淡守寡。贾府败落，宝玉又出家后，宝钗顽强地活下去而万缕千丝终不改，正是凭借着对儒释道三家精神的深刻理解。这样看来，《柳絮词》是宝玉出家后宝钗寡居生活及其心态的传神写照。

理解《柳絮词》，还有全书结构上的大关节，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第63回是大观园女儿们快乐生活的顶点，接写“冷遁了柳湘莲，剑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气病了柳五儿，连连接接，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第70回写重建桃花社，偶填柳絮词，算是自第64-69回大悲之后的小小振起，薛宝钗的柳絮词就成了这小小振起的主题曲。再接下来抄检大观园、逐司棋、死晴雯、撵芳官，随着薛宝钗避嫌搬出大观园，大观园从此风流云散。虽然还有黛玉、湘云中秋夜的联咏，那也只是“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归于寂灭的哀音，虽然还有续书“四美钓游鱼”的试图振作，也是无奈武侯已死，伯约徒伐中原之叹。《红楼梦》的理想世界终于归于幻灭。

如何正确理解薛宝钗的形象塑造，是全面、正确理解《红楼梦》创作思想的基础前提之一。我们是选取《红楼梦》研究学术史上的四个问题，提出了与传统“否薛派”或“扬薛派”完全不同的看法，目的就是为了正本清源，由对薛宝钗形象的正确认识，进一步达到对《红楼梦》的深入理解。我的最基本的方法和原则，就是尊重小说文本，一切从《红楼梦》的实际描写出发，通过分析对文本的种种误读，纠正由简单庸俗社会学的矛盾对立论、机械唯物论的单线因果律和主观教条主义基础上的臆断等等所造成的种种误解。本文重在对传统的、至今仍有较大影响的观点提出商榷，达到对宝钗形象作出系统、全面的分析，并由此揭示曹雪芹所创造的红楼女性所代表的人性之真与善。揭示曹雪芹在小说中寄寓的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不是本文所论重点，笔者将另文专门进行讨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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